
端传媒九周年台湾深度人类世

城市里倒下了一棵树：百年路树，何以成台湾公共安全的隐忧？

“我们在圈养森林的巨人，却只想把它灌在一个小笼子里。”

2024年7月28日，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3年5月，一个寻常的清晨，天色微明，一对七旬的夫妇前往台中东海大学晨运，不料，咫尺距离，一棵伫立路旁的相思树倏地倒下，不偏不倚落在妇人
身上，她的丈夫走在前头，目睹了这一刻。见大树倒地，一旁的民众接连上前尝试搬离树木，直到救护人员到场，妇人才得以脱困。

“那棵树干细细的但真的重，伤患的腿脚严重变形。”一名网友当日在网路论坛发文，呼吁学生留意相思林，“不要小看相思树，随便一颗都能压死人。”

几日后，一名网友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自陈这名妇人是他的姑姑，“救护人员赶到时还不敢贸然移动姑姑，姑姑的双腿已经明显断裂与脊椎骨折。”12天后，
妇人伤势不见好转，家属放弃急救，痛诉校方并要求正视问题。

就在这起校园倒树事件后两个月，台北市也陆续传出至少三起路树倒塌事件。其中一起更发生在车水马龙的中山北路上，一颗大型枫香树在无风无雨的日子
里无预警倒落，压死一名行经的六旬骑士。

这一年还没过完一半，台湾各地接连出现路树压倒塌的意外，新竹的上班族女骑士、彰化执行公务的邮差，以及高雄澄清湖的散步长者，一旁日常不过的路
树，夺去了他们的性命。

树影婆娑的林荫大道，原为城市带来美丽与凉意、庇荫降温；绿化城市地景，为人们增添休憩美景的树木，却成为隐藏的安全危机。

“我们在圈养森林的巨人，却只想把它灌在一个小笼子里。”采访这天，高雄市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正在与电话另一头的市议员讨论隔天的护树倡议
行动。他说，不久前也有议员特地向他请教高雄市的行道树问题。

究竟台湾哪里来这么多“害死人”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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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7日，土城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城市里倒下了一棵树

自幼跟著父母亲近大自然，庄杰任的成长经验与树有著紧密关联。大学进入美术系的他时常到野外写生，接触自然、文化的老树与古迹是自然不过的事，“这
些是美好的事物，本能上便会想保护它。”庄杰任自感性的生命经验出发，在进一步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更加了解树对环境的正面效益。

“但人类将原本属于大自然的树带来身边，却没有认真思考树木需要什么样的生长条件。”庄杰任认为，政府种植行道树时，并非以50年、100年的眼光在做
规划，“四年选举一次，你怎么期待政府会用长远的眼光在看待树木？”他比喻“这像在插花，不是在种树”。

在他眼里，台湾的行道树移植、维护与健检，长期存在待改进之处。“先是土壤的宽度与深度条件，再来是苗木本身的选择，最后是定期健检跟正确的修剪，
这些都会对树木的安全性带来影响。”



高雄市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摄：唐佐欣/端传媒



城市里布满各类树种，可能因为修剪不当、树根遭乱切除、被水泥盖住或缺水，树根开始慢慢萎缩死亡，庄杰任提及，这些对树产生的伤害，会展现在叶子
稀疏、枯死，或树洞烂得很大；当树的主干跟土壤交界处长出香菇、灵芝，也代表树根已有腐朽的现象。庄杰任说，这些问题都需要透过树木健检去挑出
来：“一旦伤口面积占树干整体超过66%、或伤口开口超过120度、往内溃烂 ，就必须做更进阶的诊断。”

出状况的行道树，除了透过架支撑来改善，前期能借由修剪或改善土壤基盘矫正，“如果走到伐除这步，已经是不得不的手段了。”

不过，放眼台湾各地的树木健检实则标准不一，让庄杰任很是头痛。他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是引用国际一整套的完整标准，并在实际运作后，定期开会检
讨，逐步调整、进一步找出适合台湾的作法。

这是理想。

在现实中，庄杰任直言，台湾花费许多人力、预算做工程，却很少预算做维护；很多预算买苗木、一直换苗，却投入很少预算去营造一个良好、适合树生长
的栖地。目光短浅、政商结构的习性与旧问题外，“公民意识不足是大问题。”

庄杰任从一个热爱写生的美术系学生投入护树运动，手中的画笔成为描摹护树的愿景。但在运动中，他经常感觉到，即便是正确的、有学术研究支持的工
法，在现实中却经常被认为是在“找麻烦”。专业知识无法影响决策，制度设计又缺乏理论支持，错误的观念积非成疾，最终得由一棵棵的树木来承受。

高雄市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摄：唐佐欣/端传媒







城市装饰品

在城市安置象征自然的树木，不仅为水泥空间创造一片片绿荫，也为市民遮去夏日烈阳，提供休憩场所。这些被安插在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始自日本殖民台
湾时期，被彼时的治理者视为“城市装饰品”，工具化为执政者的门面，行道树也是台湾被殖民史的缩影。

1920年，日本植物学者田代安定出版《台湾行道树及市村植树要鉴》一书，在他眼中，行道树不仅在于美观，更在于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台湾的位置位于
关键要道，台湾全岛的经营攸关日本殖民的对外形象，“行道树就像遮蔽人体的衣物，防止外物的侵害，亦能增进市街的价值。”行道树在殖民地，是物质文
化建设中一个重要项目。

既然行道树作为日本巩固殖民时期外族统治的权力象征，受国家政策和国家门面建设影响而种植，1901年起，日本总督府遂于台湾相继栽植相思树、枫香、
大王椰子、樟树等。相思树主要以容易取得为考量，枫香则因树型优美，秋冬会落叶而具北国风情，因而被日本殖民政府选为林荫道路的行道树。

也在于为满足台湾岛作为大日本帝国南疆的想像，因而引进热带植物大王椰子，将其广植于主要林荫大道，营造热带南岛国家氛围。樟树则是因为可以提炼
精油，所以成为重要的经济树种。

https://tebook.ntl.edu.tw/info.aspx?antiforgery=5bd4781f-ceb0-49c4-845f-db1f905abfb1&actions=view&uuid=a92f2d49-ace8-4bdf-971c-4f5eeef73399


2024年7月11日，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美援时期，国民政府大致维持日治时期的都市计划，除了拓宽的道路外其余树种维持不变。1960年开始，台北市政府为了快速绿化街道，大量种植生长快速
的“市树”榕树，还有茄苳、小叶榄仁、黑板树等生长容易、快速生长的品种。随后，具有季节变化性、拥有美丽花朵的木棉、台湾栾树、黄花风铃木也广为
使用。千禧年后，则著重路树的观赏性，如樱花、大花紫薇这些会开花的树种变得很常见。

晚近，随著现代化与永续潮流，政府开始重视都市设计，路树除了是美化、为城市增添绿意的地景外，也成为打造永续城市、花园城市愿景的重要手段。此
时期政府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考量，同一区域内不再种植单一树种，行道树补植与新植的树种相互搭配，如光蜡树、苦楝、大花紫薇等树种。

不过，快速变绿荫、急于达到城市绿化的心态却造成反效果，台北市当初大量种植榕树、将之定为台北市“市树”的原因，是看中榕树生长快速、庇荫面积大
的优点，但这样的优点，却也慢慢地汇聚成城市的风险阴影。

台湾第一位女性树木医詹凤春解释，日治时期政府即发现，榕树叶片小、不易通风的特性极度不适合做行道树种植。其浅根的特性若再加上树穴空间不足，
经过数十年生长后，树根易四处乱窜，钻破人行道地板、挤破水沟、步道，造成行人跌倒受伤，台风时也容易倒塌，带来危险。

这样的问题不仅发生在榕树上，菩提树、枫香小叶榄仁等常见树种，同样具有浅根、板根、树穴过浅造成窜根的状况。



2024年7月15日，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为修正60年代树种选择不当的问题，台北市政府已在2011年宣布，除了特定路段的榕树予以保留外，其他路段不再种植榕树。除了榕树，公园处也宣布，
菩提树、木棉、黑板树等树种也列为不再种植树种：菩提树和黑板树同属浅根树种，遇风较易倒伏，且黑板树开花时会散发刺鼻气味。当时被认为花朵美
丽、点燃一波流行的木棉，则是因为木棉花的棉絮易造成市民过敏不适、落花也会污染地面，同样也面临停止栽种的命运。

2011年，郝龙斌政府的林荫大道计划虽已意识到生态城市、永续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使用原生树种，不过受限于都市硬体影响，有些乔木仍是勉强种
植。加上为期四年林荫大道计划时间短暂，在规划多条林荫道之后未考量后续长期的维护治理，成为下一代的维护问题。

沿著台湾行道树的百年史，具体而微展现治理者对城市的想像。以日本殖民时期为营造帝国与南洋风情为始，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以快速绿化为目标，广植
生长速度快的树种；也将打造“花园城市”的林荫景致视为政绩，成为巩固执政正当性的工具之一。不过，早年的树种选择失误、树木生长地盘有限，再加上
政府缺乏以长期眼光规划行道树，导致现在行道树定位仍处于暧昧不明阶段。

景观设计系毕业、曾有多年景观设计经验，现致力于民众山野知识教育的刘长青就说，台湾的政治环境因素，导致政府缺乏以长远眼光给予行道树在城市的
定位与角色，“单是规划城市计划便需要三到四年，但来场选举后，便会因为政党轮替或是地方角力等因素无法延续。”这不仅在行道路的定位上，在许多公
众政策上亦是如此。

行道树作为城市的重要地景，除了绿化、还能够回应日益加剧的气候变迁、热岛效应、空气污染议题。然而，政府与大众对于行道树的关心有限，在资讯传
递层面，政府仅宣布建设了几条林荫大道、种了几棵树，但种得好不好、树木健不健康，并不是台面上会关注的议题。行道树为人们挡去艳阳、吐纳新鲜空
气，不过人们却只要美丽，忽略好好照顾行道树的生活。

https://pkl.gov.taipei/cp.aspx?n=7400D752A0FBE09F


板桥，一棵被砍掉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土城，行道树的根与混凝土。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湾的树被搞死居多”

刘长青当初选择就读景观系，是因为涵盖田野调查、重参与式设计的多元课程规划，吸引本来就喜欢爬山的他。相较原先考虑的室内设计领域，他认为景观
能从更大的面向，去看到空间或环境的议题。

一直到进大学念书，刘长青才发觉，小时候住家旁边的行道树，每到夏天出现的“断头”状况，其实是严重的问题。虽然他隐约感觉到不太对劲，但当年并不
清楚什么叫环境问题，只觉得为什么夏天这么热却还没有树？后来的他才意识到，是施工人员的工法不对，这让他一头栽入钻研行道树的专业领域。

刘长青所在的科系有植物学，但课程内容并不特别聚焦行道树的尺度。某天，校门旁的巷子进行拓宽工程，必须移走校门口的五棵老榕树。刘长青与几位系
学会的朋友发起全校连署，欲以学生角度监督校方处理程序，包含移植方式、移植季节与后续养护，“我们还创了一个社团，每天轮班去看移植的过程，希望
大家能够重视这五棵老榕树。”

这是刘长青第一次为树挺身，付诸行动，“毕竟树木比我们还早存在在这里。”刘长青认为，是后来的人在空间上有所需求，才必须跟这些老树“借”空间，要
将其移走，也应确保他们能继续存活。

2024年7月17日，土城，行道树的根与地砖。摄：陈焯煇/端传媒

自日本取得树木医生执照，回台致力于树木救治的詹凤春，以求学日本的经验指出，台湾相对没有那么重视树木的栽种与养护。

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北，一棵行道树的树皮。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北，一棵被砍掉的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北，行道树的叶。摄：陈焯煇/端传媒

高雄，一棵被修护的行道树。摄：唐佐欣/端传媒



日本的树木医制度自1990年代成形，结合学术单位与公部门，专门培育救治百年老树的人才，“台湾没有树木救治的分野，多数直接套用植病系的‘用药’概
念。”詹凤春认为，这是很大的错误。她忆及，一次在屏科大植物医院演讲结束，有名储备医师对她说，他从来不知道树木不需用药就能健康生长。詹凤春告
诉他，这是不同专业，作物、水果需要的栽种与维护方法，跟树是有大段差异的。

不仅在校园如此，詹凤春从公部门的教课经验发现，实务层面的训练同样出现状况。她指出，过去证照制度的运作，多由市政府出资请当地景观工会办理教
育训练，工会中的理事再各自召集业界或学校教师上课，学员通过考试后取得修剪证照。2018年，她受桃园市政府邀请，开设为期两个月的训练课程，从树
木生理到修剪知识，完整的系统性教学使课程快速额满。然而却有业者仅学习片面内容，日后却将造成树木死亡的责任怪罪到她身上。

詹凤春记得，她曾在一次对公务员的演讲中，对著台下近三百名听众说：“我今天不是来讲技术的，各位如果没有道德，一切都白讲。”在詹凤春心中，对树
木的病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抱持树枯死再种的心态，就算习得技术仍是浪费。

“现在台湾的树都是被搞死、被毒死的多，它不是真的生病，大部分都是人为因素。”像是中山北路的路树倒塌事件，詹凤春就直指是因为废弃土不断往上
堆，以致树根无法呼吸，再加上雨水在内堆积导致根部腐烂、树木应声倒下。



2024年7月18日，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技术、人力、经费及“陈情”

除了缺乏专业知识导致错误的树木养护，政府长期缺乏对行道树的重视，更是如今路树乱象的成因之一。

2024年7月18日，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4年7月17日，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4年7月18日，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4年7月28日，台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在台湾，负责城市中的行道树管理维护，主要由市府底下的公园路灯管理处（下称公园处）负责。不过，由于早年树木还未长成无需修剪，公园处召聘进来
的技工多半缺乏相关训练；实际上，在成立初期，技工来源更主要透过议员、家人朋友介绍或临时雇员进入公园处服务。

此外，除了由技工负责行道树的维护与修剪，公园处也会发包给外部工程公司，不过各县市政府对于外包公司的选择标准不一：多位受访者提及，公部门可
能和特定属意的外包厂商合作，不仅造成独占问题，也导致技术人员的树木维护能力无法提升。刘长青认为，这将造成很大的阻碍，导致外面的人再怎么努
力倡议，也都无办法改变这样的环境。

詹凤春解释，树木的养护制度分为两条路线，一种是美国的 ISA 树木工作者制度，另一种则是日本的树木医生制度。詹凤春解释，美国的路线源自于大开发
时期，房地产发展下兴建别墅的同时需要种植树木，于是出现专门的协会，培养树木修剪工人；日本的树木医生工作则不止于修剪，结合了教育，“包括土壤
改良、病虫害治疗，是更全方位的。”

詹凤春曾在纽约待过一段时间，她指出，美国多为会进入休眠周期的落叶树种，与台湾的树木状况大相径庭，台湾却因生意考量，由私人企业经香港带进美
国的 ISA 系统。

“私人企业收钱做教育训练，这块政府根本没有做、也没有发照。”詹凤春认为，这些在台湾被称作“树艺师”的树木工作者，只做纯粹的修剪工作，并不了解
树木。

2024年7月17日，台北，树木医詹凤春及其团队工作中。摄：陈焯煇/端传媒

曾参与办理桃园市府树木修剪训练课程的园艺公司总经理卢文德则说，ISA 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是台湾在欠缺树木教育师资与落地研究的状况下引进此制
度，以极短的课程时数速成训练，不当操作下出现问题。

台北市公园处现辖下有9.2万棵行道树，修剪工程除了例行性的修剪以及台风来临前的事前预防、天灾后的维护，也包含来自民众及民代的“陈情”。

一来，由于早年种树时未妥善规划地点，树木长成后过于靠近民宅、枝叶影响采光、遮蔽店家招牌，这些都是陈情修剪的理由。然而，一旦面临这些要求，
在选票考量下，往往只得应允。

行道树除了涉及民间角力，也面临预算有限，导致维护不善的情形。刘长青认为，掌握树木健康情况、对木树做健康调查报告，才能防范于未然。不过，现
行树木健检制度能为树木健康与城市安全带来多少效益，仍是问题。

台北市议员詹为元曾指出，北市公园处2021年为4万3978株树木做安全评估，不过其评估方式没办法看出内部是否腐朽；2023年中山北路倒塌的枫香树即
在此次健检被评估为“低风险”。

“中山北路压死人的路树，没能即时发现树干内部腐朽，部分是因为他们的 VTA（目视评估）巡查费用只有一百块出头。”卢文德说，当他得知这件事，气得
在社群媒体上抱不平，因为这样的费用包括判断这棵树的健康状况、处理上报的文案与照片档案等 ; 这些程序经常是由私人统筹公司分包，层层抽成的后
果，反带来公共危机。

在人力经费的局促下，政府距离全面掌握树木健康状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ZkCdCI8UI5R4f-TA3QTo4oyH4j9Ms1z/view


2021年10月23日，高雄，一棵棵被断了头的树，居民在树下聊天。摄：陈焯煇/端传媒

遏止断头树现象

随著树木生长使修剪需求提高，政府逐渐认知到技工修剪知识不足的问题，与相关技术的重要性。2014年，台北市公园处举办树木修剪专业证照，规定处内
修剪技工与外包厂商皆须具备园艺技师、造园景观技术等相关工作两年以上经验，并通过处内举办的“树木修剪技术专业训练课程”，才能进行行道树的维护
与修剪作业。

为解决断头式修剪问题，同年也协同学者订定《台北市树木修剪作业规范》，作为该处承商及修剪技工应奉行之修剪技术指导。现行修剪教育技术资格考试
分为笔试和术科考试两阶段，分为笔试测验树木修剪知识，以及现场模拟情境跑台测验，学员需现场辨别哪些树木需要修剪、那些修剪错误等等。

2020年，台北市、新北市与桃园市共同签署“北北基桃树木修剪认证合作 MOU”，证照期限三年，期满须重新考照。台北市公园处园艺工程队队长林晁嘉表
示，此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推广正确的树木知识，培养更多基础作业人员。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4L3JlbGZpbGUvMTAxNzMvODkyOTUyMS80MGQxNjQyMC04ZGQ2LTQwMWEtYTc1Zi0zOTNhNmY3NjE3OGMucGRm&n=5YWs5ZyS6JmVMTEy5bm05bqm56ysMeasoeaoueacqOS%2fruWJquaKgOihk%2baVmeiCsuiok%2be3tOWPiuizh%2bagvOiAg%2bippuiqquaYji5wZGY%3d&icon=..pdf


2024年7月28日，台北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林晁嘉说，公园处除了帮树木做日常修剪，也会依“台北市行道树五年期程修剪计划”定期进行“全树型修剪”，这些修剪作业也包含委托厂商巡查，总预算一
年约一亿。林晁嘉坦言，过去的经费很难涵盖所有的维护工程，经内部检讨后今年多争取到八千万，以近两亿的预算在进行行道树的修剪与巡查。近期公园
处也委托农业部林业试验所举办教育训练，巡查人员在通过受训后，才能执行树木的健检作业。

除了以肉眼巡查，公园处也会借助米格鲁的灵敏嗅觉帮助作业。“要挖到褐根病的检体不容易，菌丝可能在树根最底部，采集就有难度。”林晁嘉表示，公园
处对待树木的态度慎重，巡查人员也担心误判以致误杀树木，如果没有确定一棵树罹病，公园处就不会进行移除作业。而其他病征如榕树、印度橡胶树、菩
提等树种易出现黄叶化与小叶化状况，则以“药剂薰蒸”方式进行防治。

公园处统计，台北市树木常见的病虫害为三种类型：褐根病、荔枝椿象与樟白介壳虫。褐根病为大多数树种的共同感染症状，台北市公园与行道树共计约20

万棵，褐根病感染数为控制在2021年442株、2022年569株、2023年365株。

至于在城市备受批评的“断头树”现象，在5月16日，台北市议会也二读通过条文，将针对不当修剪行道树加强罚则，希望遏止这类令人触目惊心的常见工
法。断头修剪导致树木的伤口大、难以愈合，久而久之因为感染形成中空，遇到强风更容易倒塌。

路树教育

从早期树种选择的错误、有限的生长空间、树木维护与修剪的专业人才缺乏，台湾行道树的问题犹如复杂根系般盘根错节。

教育，是梳理这些繁杂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詹凤春说自己在一次的教学经验中发现，学生到了户外，却无法指认树木名称，令她感觉到书本教育与实
务现场的落差。“学习不只是拿著纸笔，”詹凤春回忆自己在求学时沾著满身泥土在树木救治现场，她认为如果没有接触现场，救治树木的能力和技术终究无
法提升。

“我希望将来台湾的大学，能有一个专属树木的科系。”深感台湾缺乏树木人才，詹凤春以此为期许。她不认同现行以用药为主流的教学环境，主张应回归自
然、拒绝过度施肥和农药。詹凤春曾经医治嘉义美术馆前，至少被浇灌五种农药的凤凰树。她记得树木身上处处是打洞灌入农药的痕迹，该状况下有毒的泥
土已经无法成为树木的营养来源。于是詹凤春将土壤换新，凤凰树的健康在日后有所好转，开始重发毛根。

台湾树木医詹凤春。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湾树木医詹凤春。摄：陈焯煇/端传媒



卢文德也认同“应该让树木教育回到学校”的想法。他认为树木医治最重要的，是让具专业的老师教导学生树木生理和土壤等相关知识，但现行树木救治实务
与主流教学环境却存在极大落差。

过去就读桃园农工园艺系时，当年年仅高一的卢文德在某次植物辨认测验里，一一认出十字花科的种子，让老师大感惊奇。卢文德说，拥有这样的能力，是
小时候跟著祖父去“犁作”培养起的。他回忆，当时左邻右舍会到水稻割完空出来的田区种菜，一次祖父将装著种子的牛皮纸袋交放在他小小的手里，路途中
卢文德手心出汗，将捧著的纸袋弄破了。眼见所有种子都混在一起，祖父便在树荫下，一一教导他如何分类辨别。

后来，卢文德念了农专，“老师那句话‘这个孩子出世，是吃这行饭的人，’影响我很深啦。”卢文德时常在个人社群上分享工作日常、推广树木知识，使命感
也驱使他积极举办公司内部的教育训练、出版关于树木医学的相关书籍。卢文德笑著说：“与其指望公部门，不如从民间做起。”

2024年7月15日，台北的行道树被修剪后，留下的枝叶。摄：陈焯煇/端传媒

另一头努力的，还有庄杰任。从都市计划的绿地系统、行道树的规划到树木的种植照护，庄杰任与森林城市协会以生态城市为目标，不仅投入制度面的倡
议，也致力于教育的推广，如推公园林荫化、举办自然游戏场论坛。行道树方面，森林城市协会主张连续的绿植栽带，以带状取代单一植穴的种植，也在与
政府来回沟通中，成功将意见放进高雄市的路树修剪作业规范。

虽然庄杰任后来发现，部分条文并没有被放进执行作业的厂商合约里。但一路走来他也明白，很多政治人物在处理相关议题时，面临的折冲非常复杂。“在做
环境运动的人也很不容易，有很多力量在牵制，会消耗很大量的能量。”庄杰任说，当前的教育与社会制度，其实没有办法给予推动环境运动的人有力的支
撑。

刘长青同样肯定培力基层、让民众了解树木知识的重要性。近年从事山林体验教育，出团带领民众游历山林之余，刘长青也科普树木和环境知识，他指出，
“若民众对树木健康有知识和观念，政府就不会乱做。”

当今许多树修的原因来自地方民代、议员、里长等人的陈情，事实上，非必要的修剪反而会损害树木自愈的能力，增加倒塌风险。刘长青表示，若民众能从
根本了解树木所需的环境和相关知识，政府不需要因应民意处理，才可能打造一个让树与人更加和谐共处的城市。

2024年7月26日，高雄，台风凯米袭台后，路边一棵倒掉的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我常常跟树工作，有些时候梦里面都有树会来找我。”詹凤春说，她的梦里面很少梦到人，出现的几乎都是树，这些树会以各自的形体出现，告诉詹凤春他
们哪里不舒服。神奇的是，当詹凤春隔天到救治现场，需要处理的树，真的如昨夜梦中如出一彻。

救治工作时常需要先与树做沟通，最后步骤则是浇水。詹凤春说，刚好在这个时刻，即使不远处出大太阳，现场都会飘来一朵云，“它飘来帮你浇一浇就走
了，好几次都这样。我只要离开救完树的现场，两小时之内一定都会下雨。”詹凤春笑著说，有时候在现场看树，会出现一些灵异现象，可能旁人无法理解她
与树的连结，但这些事绝非怪力乱神。

詹凤春与树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有时她害怕太专注看一颗树，会开始跟树沟通。走在台北路上，树会不断向她传来讯息，除了负面的求救讯号，詹凤春
笑说，也有很多逗趣的：“有时候那些树会说，你看啊，你看我很漂亮吧！或会很自豪的说，你看我长得很壮对不对？你看我开花开得很漂亮！”

喧嚣城市里，除了车轮摩擦地面、行人脚步踩踏的声音，还有无数来自树的讯号。它们或以叶与风交谈，或持续输出特定频率，等著与听见的人们对接。直
至生命最终时刻，生病或被摧残的形体在应声倒地之际，才跃上媒体版面，短暂得到此生未曾有过的关注。

2023年2月3日，淡水的行道树。摄：陈焯煇/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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